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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我们来到湖南益阳的清

溪村。车子穿过田塍，远远就见那片荷

塘。村口那块刻着“山乡巨变山河锦绣”

的石碑仍在，夕阳斜照下，影子拉得长

长的。

清溪村的名声不在山水，而在文学。

它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是小说《山乡巨

变》的原型地。那些书里的故事，如今又

从书里长了出来，长成了实实在在的景

致——现在，这里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

版图书珍藏馆，王蒙、莫言、迟子建等 21
位作家的书屋，还有清溪剧院、书香民

宿。之前我来过 3 次清溪村，这一次，是

专门为采访迟子建书屋的图书管理员孙

桂英而来。

孙桂英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脸颊白

净，说话带着东北口音。她的祖籍是湖

南益阳兰溪镇，长大的地方却在数千里

外的黑龙江。当年，她的父亲响应号召

去了北大荒建设兵团，1982 年孙桂英出

生在冰天雪地里。在黑龙江长到 21 岁，

她种过地、打过工，但有一件事一直没有

变，就是从没断过读书。2003 年，她在广

州打工时认识了周卫华，这个小伙子来

自湖南益阳的清溪村，跟她算是老乡。

孙桂英记得，周卫华第一次带她回清溪

村，就去了周立波故居。走进故居的那

一刻，她忽然觉得很亲切，因为读过周立

波的《暴风骤雨》，知道这是一位湖南作

家写的黑龙江的故事。后来她嫁到了清

溪村。再后来，村文旅公司招图书管理

员，面试的时候，面试的人问她想去哪个

书屋，她想都没想，说：“我选迟子建书

屋。”原因很简单，她以前读过迟子建的

书，叫《北极村童话》。姥姥家的木刻楞

房子、房前屋后的菜园、江边的柳树丛、

晚霞、渔汛、大雪……她说，“那里面写的

就是我小时候的情景啊。”

自从当了图书管理员，孙桂英开始

写日记。写太姥，写姥姥，写记忆里的东

北风味，写从黑龙江到湖南的这条路。

日记里记的大多是平常事。但是有一件

事很不平常。那天上午，下着大雨。书

屋进来一个女人，撑着雨伞，背着双肩

包，身上的衣服湿了半边。她把雨伞收

起来，站在门口，四处打量着书屋。孙桂

英仔细看她——三十出头的样子，脸色

苍白，眼睛红肿，神情疲惫得像是走了很

远的路。那种眼神，孙桂英后来在日记

里写道：“像是灯快要灭了的样子，闪着，

慢慢变淡。”女人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儿，

忽然低声说：“我不想活了。”孙桂英心里

一惊。她在书屋待了这么久，见过很多

人，但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次遇到。她

看着女人，想问问为什么，可话到嘴边又

咽了回去。孙桂英想了想，走到书架前，

抽出一本书递过去，轻声说：“你不说，我

也不便问。你看看迟老师这本书。”女人

接过书，没有说话，在窗边的小凳子上坐

下来，翻开书，开始读。等到雨小了，女

人合上书，站起身，走到孙桂英跟前说：

“这本书，我买了。”孙桂英点点头。女人

付了钱，离开了。这件事孙桂英一直记

在心里。两个月后，又是一个下午，她正

在书屋整理图书，门被推开了。她抬头

一看，愣住了，正是那个雨天走进书屋的

女人。但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脸上

有了血色，眼睛亮亮的，嘴角带着笑，身

边还跟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眯眯

的，一看就是她母亲。

“孙桂英，”女人走过来，一把握住她

的手，“我来谢谢你。”孙桂英还没反应过

来，女人就絮絮叨叨地讲起来。原来她

叫梅梅，是邻市人。孩子得了一种难治

的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丈夫不但不

管，还要跟她离婚。她一个人苦撑着，借

遍了亲戚朋友的钱，孩子的病还是不见

好。那段时间，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得生不如死。梅梅含着眼泪说：“那本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读完了，我一边

读一边哭，哭完了又想，人家的苦都能熬

过来，我为什么就不能？”孙桂英一把抱

住梅梅，热泪盈眶。还有一件让她高兴

的事，梅梅也到清溪村来工作了，在这里

的文旅公司上班，她母亲就是过来替她

照顾孩子的。

那 天 晚 上 ，孙 桂 英 在 日 记 里 写 道 ：

“今天是我来书屋后最开心的一天。没

想到，一本书能救人。”书香是灯，书屋的

管理员就是那个守护灯光的人。

那一年，孙桂英的婆婆中风了。儿

子刚毕业，在深圳工作。爱人周卫华在

清溪剧院做保安，白天黑夜地倒班，也不

能 指 望 上 。 照 顾 婆 婆 的 事 全 落 在 她 身

上。每天天不亮，她就得起来。先去做

饭，煮得烂烂的，老人牙口不好，只能吃

软和的。喂完饭，给老人擦身、翻身、换

尿布。收拾利索了，赶紧往书屋跑。中

午赶回去再做一顿饭，喂完饭，再跑回书

屋。晚上回去，又是一通忙乱。累倒不

怕，就是心里憋得慌。晚上躺在床上，身

体像散了架，可脑子还在转——明天要

买菜，要给婆婆换药，还要到书屋上班

…… 书 屋 没 有 人 来 的 时 候 ，异 常 安 静 。

孙桂英走到书架前，抽出几本书来，《额

尔古纳河右岸》《烟火漫卷》《我的世界下

雪了》，她抚摸着书的封面，像抚摸珍贵

的宝贝。累了一天，孙桂英回到家，等婆

婆睡了，就坐在灯下读书。读着读着，就

忘了身边那些烦恼。

转机，是从一条消息开始的。那天，

孙桂英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现在

提倡“素人写作”，普通人也可以写自己

的故事，发表在刊物上。她心里动了一

下——“素人写作”，她不就是一个“素

人”吗？她想起自己的那些日记，想起这

么多年读过的书，想起书屋里的人来人

往。她忽然想，能不能从日记里走出来，

写一些能给别人看的东西？孙桂英开始

写散文了。写书屋的事，写村里的人，写

自己的日子。写累了，就读书；读完了，

又写。慢慢地，攒出了一篇又一篇。她

给这些文章起了个总名字，叫《茶香书

影》。2025 年冬天，《中国作家》杂志要做

一期“新大众文艺”清溪村小辑。编辑到

村里组稿，听说了孙桂英的事，看了她写

的文章，当场决定：“这篇我们要了。”后

来文章发表在杂志上，题目就叫《我是清

溪书屋管理员》。

从 那 天 起 ，孙 桂 英 觉 得 自 己 变 了 。

以前走路，低着头，生怕跟人说话。现在

走 路 ，抬 头 挺 胸 ，眼 睛 看 着 前 面 ，无 比

自信。

从书屋出来时，天已经擦黑。村子

里亮起了灯，一盏一盏的，像是谁把星星

摘下来，挂在屋檐下。清溪的山在暮色

里静静卧着，像一本本合上的书。我觉

得，孙桂英不是在守书屋，是在守一盏明

灯。灯亮着，就能照亮人心。同时，孙桂

英自己，渐渐也亮成了一盏灯。

清溪的灯
关仁山

语言是思想的衣裳，也是说话、

做文章的原料。“字字珠玑”是人们

讲话、写文章的至高追求，许多人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

中国的语言文字之妙，在诗文

里，也在口语里。如果说诗文里面

有“黄金”，那么口语里头就有“珍

珠”。珍珠似的口语可以为讲话、文

章增添光彩，如“小车不倒只管推”，

再如“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

样的口语有很多。

口语没有诗文那么典雅，常常

显得土里土气，但口语喻事明理之

生动活泼、简洁精炼，使得其往往展

现出独特的优势。虽然

只有寥寥几个字，却或

富含哲理，或幽默风趣，

有时胜过一篇文章。

这 些 口 语 就 像 珍

珠 一 般 ，鲜 灵 灵 ，亮 闪

闪，散发着特殊而持久

的魅力，甚至有真理的

味道。例如“真金不怕

火炼”，又如“好钢用在

刀刃上”，诸如此类，不

胜 枚 举 。 它 们 极 富 画

面感，或教人做人的道

理 ，要 锻 炼 真 本 领 ；或

指出做事的方法，要抓

住 关 键 和 重 点 。 它 们

催 人 奋 进 ，发 人 深 思 ，

今天已经广为传播，深

入人心，有的还成为名

言警句。

这 些 珍 珠 式 的 口

语，藏在菜市场嘈杂的

人声里，藏在讨价还价

的对话里，藏在城市街

巷的闲谈里，藏在农民

农闲时的唠嗑里……创

造这闪烁着智慧之光的

口语“珍珠”的人，往往

是那些饱经生活风霜又充满智慧的

普通百姓。不同于书面的诗文，他

们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表达方

式，简洁明了，朴实无华，生动活泼，

初听时或许觉得淡如水，细品后则

感到意蕴深厚。这些珍宝，是他们

感悟自己的人生或听闻别人的故事

时 产 生 的 思 想 结 晶 ，不 华 丽 ，却

深刻。

正是这些衣装并不光鲜、看似

平凡的劳动者，为我们这个民族的

语言宝库贡献了众多珍宝。我们提

倡讲话、写文章要“接地气”，这些普

通百姓创造的口语“珍珠”，就是“地

气”的载体，也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好宝贝”。

藏 在 生 活 深 处 的 口 语“ 珍

珠 ”，不 会 自 动 跑 进 人 们 的 脑 袋

里。那些葫芦一样漂浮在生活表

面、自以为高雅的人，想破脑壳也

想 不 出 ，更 得 不 到 。 若 想 拥 有 这

些语言的瑰宝，没有什么巧办法，

只 有 一 个“ 笨 办 法 ”，就 是 到 生 活

深 处 去 ，老 老 实 实 当 人 民 群 众 的

学 生 ，拜 他 们 为 师 ，向 他 们 学 习 。

除 此 之 外 ，好 像 没 有 其 他 更 好 的

办法。

走进群众中间，打开捕捉口语

“珍珠”的雷达，做一个在生活深处

搜 寻 打 捞 口 语“ 珍 珠 ”

的有心人。睁大眼睛，

竖起耳朵，不放过每一

句 有 特 色 有 价 值 的 口

语 ，时 时 处 处 用 耳 听 、

用心记，在悉心聆听中

博闻强识，然后去粗取

精 ，加 工 改 造 ，让 它 们

变 成 自 己 从 事 创 作 的

语言素材。如此下去，

久而久之，必能收获人

民 群 众 慷 慨 的 馈 赠 。

文 学 艺 术 家 们 有 采 风

的 好 传 统 ，采 风 时 ，不

妨 多 多 捕 捉 并 记 录 下

老百姓的那些口语“珍

珠”。有心人不辜负生

活，生活也不会辜负有

心人。

对 于 文 艺 家 们 来

说，若是能把来自人民

群众、大家喜闻乐见的

口语“珍珠”，恰到好处

地融入自己的作品里，

那 该 是 一 大 乐 事 和 美

事，对精神文明建设和

文 化 传 承 也 是 一 种

贡献。

千百年来，诗文和口语两种语

言体系，各有各的味，各有各的妙，

但大多数时候“各走各的道”，少有

交集。一名文字工作者或文学写作

者，若能打通诗文妙句与口语表达

的“任督二脉”，并能运用到得心应

手的程度，相信对自己的创作一定

会有所帮助。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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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前，也是早春三月的一天，天

气已透着些许暖意。

邓苏生坐着轮椅，从北京辗转来

到赣州找我。阳光下，轮椅的金属轮

圈转动着，折射出刺目的光。

这 位 老 人 远 行 至 此 ，只 为 一 个

心愿。

其时，他的残疾已相当严重，多

年来几乎不再远行。这一次来找我，

也是在病榻上反复思量后作出的决

定。80 多岁的他，因一次摔倒骨折住

院半年，其间，他忽感生命如风中之

烛，已无暇再等待。

邓苏生说，此行不是为自己，而

是为他的“八个父母”。后来，他郑重

其事地写下一份“授权委托书”，请我

替他记录“八个父母”的故事。

“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我爸

爸妈妈的一些故事，会永远消失。”他

停了停，又补了一句，“那我就对不起

他们，对不起党，也对不起自己。”那

一刻，我忽然明白，要“抢救”的，不只

是记忆，更是沉甸甸的

岁 月 ，是 一 段 历 史 的

温度。

邓苏生的“爸爸妈

妈”，是党史上如雷贯耳

的名字。他与这八位父

母之间的故事，不仅离

奇 ，而 且 近 乎 独 一 无

二。现在，这个真实的

人物，就坐在我面前的轮椅上。他的

故事埋在岁月深处，等待拂去尘埃。

时光回到上世纪 30 年代。长征

前夕，林伯渠、范乐春把刚出生 14 天

的儿子，与战友邓子恢出生仅 3 天的

儿子，一同寄养在江西会昌县城的堂

兄范美宏、堂嫂郭发仔家。郭发仔没

有生育，也没有奶水，可她收下了两

个红军娃。每天，她一边卖米果，一

边推着两个孩子讨奶。两个孩子喝

着百家奶成长。

不久，国民党军占领会昌，白色

恐怖弥漫。告发红军可获赏金，那意

味着，城中每一个人都可能因揭发而

得利。可成千上万人都选择了沉默。

他们共同守住一个秘密——两个红

军娃。

为分散风险，两个孩子被分别安

置。一个留在郭发仔身边，另一个被

一位乳娘带往乡村。那乳娘也是红

军 的 妻 子 ，丈 夫 牺 牲 后 又 嫁 一 名 排

工。谁知排工染上赌博恶习，一次赌

输竟偷偷将孩子卖掉。此后孩子几

次 被 转 卖 ，流 落 到 洛 口 乡 农 户 赖 肇

枝、李满姑家，被他们收养。

新中国成立之初，第四野战军第

二政委邓子恢致信赣南军管会，请求

帮助寻找 15 年前寄养的两个孩子。

一周后，人们辗转山乡，终于在洛口

乡找到因小儿麻痹症致残 10 年的赖

平亚。

残疾的赖平亚，正是如今坐在轮

椅上的邓苏生。

10 多年后再见，郭发仔远远看邓

苏生走来，心头猛地一震。他行走的

姿势异常艰难——左掌撑住左膝，右

臂用力向侧方一划，借着那股力道，

整个人向前跃出一步。一步，一跃，

仿佛在与命运较劲。

郭发仔心如刀绞。邓苏生原本

是堂妹范乐春的亲生骨肉，自己竟在

无意间将他错送他人。

这个一生以卖米果为生的米果

娭，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决定——把那

个没有残疾的孩子还给堂妹。一念

之 间 ，再 次 改 变 了 两 个 孩 子 的 命 运

轨迹。

两个红军娃终于被找回，却阴差

阳错地“掉了包”。

邓苏生在邓子恢、陈兰身边生活

了 4 年。后来被多位老红军认出端

倪，才被甄别。于是，两个孩子各回

各家，各自多了一个家，多了两位爸

爸妈妈。

两位共和国的元勋对着两个少

年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谁家的娃娃

都一样。住林家，住邓家，都一样。

今后姓什么，改不改名，由你们自己

决定。叫爸爸，叫伯伯，我们都愿意。

但有一条要讲清楚——生你们的是

父母，养你们的是苏区的养父母，是

苏区人民。15 年的养育之恩，你们要

终生报答。

这不是简单的家事交代，而是一

堂关于血缘、恩义与人民的课。这些

话像一粒种子，深深扎进二人心里。

此后的人生，皆以此为准绳。

两个在苦难中长大的红军娃，都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的名校。他

们 没 有 被 苦 难 压 垮 ，反 而 在 苦 难 中

成才。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邓瑞生，

本可在首都安稳地工作，却在父亲支

持下南迁至湖南湘潭的一家企业，作

为一名普通工程师工作到退休。不

是 一 阵 子 的 支 援 ，而 是 一 辈 子 的 坚

守。他常年给会昌孤老的养母寄去

生活费。养育之恩从未因身份改变

而减轻半分。

邓苏生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

本也可留在首都，却在父母支持下主

动申请回赣南工作，在法院基层科室

一干 30 年。他与乡村人民公社社员

刘发妹成婚。妻子和女儿都在一家

小企业做工人。他把那句“15 年的养

育之恩，你们要终生报答”一笔一画

写进了自己的人生，数十年赡养乡村

的爸爸妈妈，为他们养老送终。

北 京 — 赣 州 — 会

昌，我们立刻开始抢救

式采访，脚步一直没有

停歇。

邓苏生用 3 年多时

间，把“八个父母”的故

事讲述了一遍又一遍。

病痛煎熬中，又反复修

改《两个红军娃和他们

的乳娘》初稿。

前 年 底 ，91 岁 的 他 打 来 一 个 电

话：“八个父母”与我的故事讲完了，

我 安 心 了 。 几 天 后 ，隔 着 医 院 重 症

监 护 室 的 玻 璃 ，他 微 笑 着 向 我 摆 了

摆 手 表 示 感 谢 。 我 也 摆 了 摆 手 ，向

他表示感谢。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

见面。

“八个父母”，是邓苏生一生独特

的苦难和财富，也是他一生难以放下

却终于放下的心结。

当年喝百家奶长大的孩子，一直

没有忘记这片红色土地和土地上人

民的恩情。

“八个父母”
卜   谷

当黄豆在锅里被翻炒得焦黄、豆香

窜进鼻腔时，记忆中酸鲊肉的味道一下

子激活味蕾，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酸鲊肉是老家黔北遵义的传统美

食。黄豆炒香后磨成的粉就是制作酸鲊

肉的配料。“鲊”是一种古老的腌制方法，

即用米粉或玉米粉等包裹肉类，借助菌

群自然发酵。黔北湿度大，环境中的菌

群丰富，自然发酵的食品很独特，因此有

了一系列的鲊菜。当中，酸鲊肉是我很

喜欢的一道。

这道菜是妈妈的拿手菜。

妈妈常常要逛好几天菜场才选

到中意的肉。她总会说：“这三

线肉，细细的几线肥肉夹在瘦

肉中间，吃起来既不肥腻也不

会太柴。”三线肉就是五花肉。

再忙，妈妈也会抽出时间

做酸鲊肉。三线肉切成片，加

盐和白酒腌起。用小火将米、

黄豆炒至焦黄，再把花椒粒炒香。然后

将炒好的米、豆、花椒拿去磨坊加工成

粉。腌制好的肉要与米、豆、花椒粉混合

而成的鲊粉充分拌匀。妈妈将肉放入坛

子里，一边放一边压实，用笋壳、稻草或

苞谷叶塞紧坛口，将坛子倒扣在盛有清

水的钵钵中。

从坛子里抓出发酵好的肉，已是灰

白色有点黏腻的样子。放在蒸锅里蒸，

油被充分蒸出，整道菜看起来油光浸润

时，就可以吃了。软糯糯的一块送到嘴

里，先是微酸，然后是米和豆混合的焦香

挟裹着肉香在口里弥漫，最后还有淡淡

的花椒尾香。

后来我们姊妹各自成家，妈妈做了

酸鲊肉总会一家给一点。女儿到外地读

书工作后，妈妈总能赶在她回来之前，把

酸鲊肉从遵义送到贵阳。

女儿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刚回贵阳

时每天晚上哭闹着要回家。我说：“这里

就是家。”她道：“才不是呢，这里连酸鲊

肉都没得。”我只好打电话向妈妈求助，

她 总 能 让 女 儿 的 情 绪 平 复 下

来。不久后回遵义，妈妈带着

我做了一次酸鲊肉。临走前她

一直嘱咐：“籼米与糯米按 3∶1
混合，米要磨粗面，豆、花椒要

磨细面……”我跟着妈妈学会

了做酸鲊肉、盐菜肉、红烧肉，

不 过 女 儿 说 没 有 外 婆 做 的 好

吃，最后还是妈妈做了送来。

时光在零零碎碎中逝去。

这天接到女儿的电话，下个月休假要回

来 。 放 下 电 话 ，我 便 开 始 准 备 做 酸 鲊

肉。妈妈离世后，为女儿做酸鲊肉的担

子交给了我。买肉、炒米、炒豆、炒花椒

……坛子倒扣上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

了已经离世的妈妈。当女儿吃到酸鲊肉

时，她记忆的阀门也会打开吗？酸鲊肉

的味道，也一定永远刻在了她心里。

酸
鲊
肉

邱  

奕

    水声被小镇的阡陌收纳

    光阴骑着骏马

    踏进五谷粘成的画卷之中

    山峦，是绿豆聚集而成的苍翠

    云霞，属于红豆铺就的旖旎

    飞鸟欲振翅，先要画师

    用黑米点睛。当粮食交出自己

    运河的颗粒感，必将更加真实

    芝麻点缀的夜空，星斗明亮

    高粱染就的枫叶

    ——秋色无边

    这些种子，曾作为收成

    握在农人的掌心里

    如今，长成了艺术，能把四季

    凝固于方寸之间

    运河作为见证者，录下了过程：

    夕阳正落在屋顶

    被镀上金色的粮食，回忆起

    河水的润泽

    它们努力地饱满，是要用一生

    成为不褪色的光

粮画光阴
陈   赫

“2 小 时 24 分 钟 后

到 达 呼 和 浩 特 。”老 丁

在北京一上高铁，就发

来微信。

“这么快就到了？”

当 带 着 初 春 寒 气 的 老

丁出现在面前时，我禁

不住感叹。

“ 那 当 然 了 ，中 国

速 度 嘛 ！”老 丁 笑 道 。

远隔千里须臾即至，是

中 国 铁 路 辉 煌 成 就 的

缩影，更是铁路人挂在

嘴边的自信。

1996 年 从 包 头 铁

路工程学校毕业后，老

丁被分到北京铁路局，

我 留 在 呼 和 浩 特 铁 路

局。送他赴京那天，我

俩沏了一壶酽酽的砖茶喝，并约定以后每

年要聚一次。

从此，哪怕相隔万水千山，一声召唤就

会让两个人聚在一起。30 年过去了，绿皮

火车、动车、高铁列车递进升级。北京和呼

和浩特之间的用时，也从十几个小时缩减

为 2 个多小时。

“1998 年那场雨，你还记得不？”老丁

突然问。

怎么会不记得？那年大暴雨，京包线

电话告急：洪水将道床下石砟冲走，钢轨悬

空。抢修队连夜赶到现场，我看见老丁裹

在前来支援的队伍里，浑身糊成泥胎。

“那会儿你站在水里，水都漫到腰了。”

我说。

他朗声笑起来：“不站咋整？要尽快

开通。”

拼了 7 个钟头。雨声灌满耳朵。我的

腰也因此落下病根，一到阴天就往外渗着

疼。老丁开玩笑说，这是暴雨授予铁路人

的奖章。

“2008 年的雪，比那场雨还难熬。”老

丁接着说。

那年腊月的雪像一床厚厚的棉被捂在

铁路上。我在集宁清雪，风像刀子割在脸

上。老丁说他们在张家口干了一夜，手套

冻在手上，一扯，掌心一层皮就留在那冰疙

瘩里了。当时他在电话那头笑，笑声被风

吹散，散成满天的雪末子，落在我的心上。

我们就这样走过来了。30 年，雨雪风

霜都沉淀成骨头里的钙，沉甸甸地压着，也

硬邦邦地撑着。

“ 咱 们 对 得 起 当 初 的 承 诺 了 。”老 丁

感慨。

我没答话，扭头看墙上，那张奖状已经

发黄。抗雪灾的集体功勋章，锈迹爬上了

边缘，却还沉沉地挂在那里。

老丁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忽然说：

“你那块表呢？当年你们局里奖的那块。”

我从抽屉里摸出来。表早不走了，指

针停在 3 点 17 分。是哪一天的 3 点 17 分？

记不清了。但表盘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痕，

那是零下 30 摄氏度的夜里，我想把对讲机

塞进棉袄里焐热时，手抖了一下磕出来的。

“还留着？”

“你不也留着那个奖章？”

老丁拿出手机，调出照片，那枚抢险奖

章挂在他家的博古架上，仿佛闪着光。

不禁都摊开手。30 年前，我和老丁第

一次拿起洋镐时，手心磨出血泡，破了，结

了痂，痂掉了后，留下一层厚厚的茧。

茧仍在。当年献身铁路的初心仍在。

与
老
丁
的
约
定

魏
术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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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画
《
新
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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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谌
北
新
，中
国
美
术
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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